
石泉县秦巴老街，又称石泉古城，距
今已有 1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 ，现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旅游休闲街区。
一条古街，数条老巷，既是老街的记忆，也
是老街的荣耀。每逢春节，火狮子、舞龙、
采莲船等传统非遗项目轮番展演，将老街
的年味推向高潮。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
沓来，在老街旅游“打卡”，老街成了一片
欢乐的海洋。

每到春节前夕，老街两旁的屋檐下便
会挂起一串串大红灯笼。白天远望，如同
一串串诱人的糖葫芦；入夜时分，华灯初
上，流光溢彩，如梦如幻，宛若万道霞光，
映红了整条街道，也映红了游人的脸庞。
那灯光又好似美人微醺，风情万种。

老街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各种
民俗活动传承已久。每年春节，相关部门
都会组织全县的文艺社团开展民间文艺
大展演，活动一直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五。
节 目 内 容 丰 富 多 彩 ，有 舞 龙、舞 狮、采 莲
船、县令巡游、旗袍走秀，还有汉调二黄、
民歌大赛、威风锣鼓、灯谜竞猜等。活动
首日，所有参演人员身着彩装，在县城主
要 街 道 巡 游 ，春 节 文 艺 活 动 就 此 拉 开 序
幕。一支支队伍连接起来，组成气势磅礴
的“一 字 长 蛇 阵 ”，从 街 头 一 直 延 伸 到 街
尾。一路上，锣声铿锵，鼓声震天，浩浩荡
荡，热闹非凡。街道两旁，观礼的人群随

着队伍缓缓移动，两侧的窗口也挤满了探
出的脑袋，可谓盛况空前。

巡游结束后，正式展演便拉开帷幕。
经过精心安排，老街白天夜晚好戏连台。
其 中 ，最 热 闹 也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当 属 火 狮
子、舞龙、采莲船等传统非遗项目。

老街的火狮子是省级非遗项目，极具
地方特色，狮子身形高大，威武雄壮，一旦
舞动起来便虎虎生威。其最大的特色在
于“火”——一种特制的可手持燃放的烟
花。正式舞狮前，现场早已锣鼓喧天，人
山人海。当两只狮子舞动起来，观众便可
点燃烟花，对准狮身喷射，只见银花四溅，
耀眼夺目。尽管烟花喷射，但力度较小，
射程也短，且狮身由耐燃材料制成，安全
无忧。烧火狮子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得
对准舞狮人喷射。面对一轮又一轮喷射
而来的火花，“狮子”闪躲腾挪，左冲右突，
灵巧地跳跃着，并摆出各种可爱的姿态和
造型，逗得观众连连叫好，现场气氛热闹
非凡。

同样阵容强大的项目还有舞龙。它
一登场，便自带“流量”——既是观众的流
量，也是网络上的热度。金龙舞动起来，
通体金黄，彰显着富贵与喜庆，宛如一道
道美丽的彩虹，又似一圈圈五彩的光环。
舞龙人配合默契，手法娴熟，一招一式之
间，满含着对新年的祝福，也寄托着对来

年的期盼。
如果说火狮子和舞龙展现的是勇猛

与阳刚，那么采莲船表演则带给人们柔美
温婉的感受。采莲船同样是传统非遗项
目，在当地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过去的
采莲船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衣，蜡烛为光。
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采莲船的制作融入
了许多现代元素，更加精美轻盈。欢快的
锣鼓声拉开表演序幕，但见船内一人装扮
得花枝招展，双肩挎起小船，轻摇慢舞，惟
妙惟肖。两旁各有几位美女，扭着欢快的
秧歌。最引人注目的是撑船人，手持一根
弯曲的竹篙，做出各种撑船的动作，一边
撑船一边唱歌。这歌声最具地方特色，当
地人称之为“花鼓子”，既有流传已久的经
典唱词，也有即兴编唱的新段子，因而最
受欢迎。唱歌人随机应变能力极强，无论
走到哪里，遇到何人，都能现编现唱，用歌
声送上新春的祝福。随着人们对传统非
遗项目的热捧，采莲船表演现场常常人流
如潮，水泄不通，再现了这一传统项目的
辉煌。

整个春节，无论是来石泉老街度假的
外地游客，还是到此看热闹的本地居民，
无不被一个个非遗项目深深吸引。人们
陶醉在红火的年味里，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中，一张张笑脸定格成幸福美好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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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丙午新春，以“年味”为邀，天南海北的来稿相继而至。万千笔触，归于一念：回家。感谢每一位远方的执笔人，让

《安康日报》的版面，望见了更辽阔的中国年。纸短情长，愿这缕墨香，伴您慢煮光阴，回味流年。新岁序开，盼烟火如常，祈国泰民安。

儿时的我，总盼望着除夕的到来。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好丰盛的

年夜饭。爸爸一改早出晚归的常态，早早
回到家，平日不苟言笑的脸上也洋溢着笑
容。妈妈这一天也格外亲切，不再对我讲
那么多规矩。

除夕傍晚，从外面疯玩回来的我，看
见餐桌上摆满了各式美味佳肴。爸爸、妈
妈 、哥 哥 都 已 就 座 ，就 等 着 我 这 个“ 野 丫
头”入席。刚靠近餐桌，我的口水就忍不
住流了出来——卤鹅肉、卤鸡蛋、卤五花
肉、白灼鸡、海虾、海蟹、血蚶、红桃粿，一
道道美食仿佛在向我招手，摆出诱人的姿
态。我也毫不客气地直盯着它们，只等爸
爸那句天籁般的“动筷吧”。

正要起筷，突然传来“噼啪”“噼啪”的
爆竹声。我抬头看向哥哥，他早已如离弦
之箭冲向门外。我也不甘示弱，放下筷子

就紧跟上去，丝毫不理会身后妈妈的喊声：
“饭菜一会儿就凉了，先吃饭啊！”

放鞭炮是除夕必不可少的节目。一
家鞭炮响，便会引来邻居家的鞭炮声，很
快整个村庄就被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包围，
四处烟雾缭绕。这时，许多小小的身影便
出现了——蹲着的、站着的、弓着背的、慢
跑的、快跑的，那便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捡
鞭炮小支队”。小支队由村里 3 岁到 10 岁
的男孩组成，大孩子负责分区分工，小孩
子则负责听指挥。也许是因为常和哥哥
一起玩，又或许我本身就贪玩，每年的捡
鞭炮队伍里总少不了我这个女孩。个子
虽小，我却能灵活地穿梭在伙伴之间，抢
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哑炮。每当这时，我都
会兴奋得手舞足蹈，冲着哥哥喊：“哥，我
捡到了！快来看啊！”哥哥每次都头也不
回地敷衍一句“知道了”，便自顾自地继续

往前捡。虽然他的回应很敷衍，却丝毫不
影响我的兴致。我一边捡一边数：“一个、
两个、三个……”一阵手忙脚乱的疯捡之
后，我和哥哥总是满载而归。

回 到 家 ，我 俩 争 着 向 父 母 炫 耀 战 利
品，然后一个个摆好，比赛谁捡得多、谁排
得整齐。只要输了，我就会嘟着嘴低头不
语，眼睛却偷偷瞄着哥哥。因为我知道，
他一定会从他的那堆鞭炮里分出一些，帮
我摆好，直到我的数量超过他为止。妈妈
总 是 耐 心 地 等 我 们 分 出 胜 负 ，才 温 柔 地
说：“好了，饭菜又热过了，快去把小脸和
小手洗干净，来吃年夜饭吧。”

时 光 如 白 驹 过 隙 ，如 今 我 已 长 大 成
家。今年除夕已至，耳边仿佛又传来鞭炮
声和孩童的嬉戏声，清晰如昨。那份温馨
与快乐，久久萦绕在心间。

小时候，过了农历小年，母亲喜欢用“鲜花”装点自己的家。
那个年代日子过得紧巴，哪来的鲜花呢？母亲心灵手巧，就用

简单的材料自己做。印象中，母亲最爱做、也做得最好的，当属
“梅花”。

母亲带着镰刀去山里，砍回几株茎秆粗壮的野山枣树，用剪刀
剪去杂乱的枝丫，造好型。再从屋檐下摘下一串玉米棒子，掰下满
满一瓢玉米粒，拿到村街头的爆米花摊前，爆成玉米花。

爆米花是儿时过年孩子们最好的零食。母亲再三嘱咐我：“别
偷吃了，妈留着有用呢。”年前母亲忙得像个陀螺，做饽饽、蒸年糕，
白天没一刻闲着。到了晚上，她也顾不上歇息，坐在炕头上，开始
设计制作“梅花”。

制作“梅花”看似简单，其中的辛苦只有母亲自己知道。那时
还没有电灯，她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把爆米花一个个
插在山枣树的刺上。稍不留神，枣刺就会扎进手指。母亲便停下
手中的活儿，吹一吹疼痛的地方，戴上老花镜，用针把刺挑出来，然
后继续忙活。

我躺在被窝里，睁大眼睛看母亲施展她的“技艺”。她时不时
拿起一粒爆米花塞进我嘴里，笑着说：“都快半夜了，赶紧睡吧，要
不明天早晨又要赖床了。”我嚼着母亲喂来的爆米花，一点睡意也
没有。

院里公鸡打鸣了，母亲不住地打着哈欠，我的眼皮实在睁不开
了，在爆米花的香味里，甜甜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看到那两棵山枣树已变成了“梅花树”。一颗颗白花花的爆米花挂
满枝头，活灵活现。母亲揉着惺忪的睡眼，正往“梅花”上喷做饽饽用的“桃红”颜料。经她
这么一点缀，满树“梅花”栩栩如生，鲜艳亮丽。刹那间，我觉得整个屋里都明媚如春。

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我忍不住炫耀：“我们家的‘梅花树’可漂亮啦！”小伙伴们拉
着我的手，争着要去看。孩子们来了一拨又一拨，母亲高兴地拿出过年的糖果招待他们。

除夕夜，母亲在“梅花树”旁点上红红的蜡烛。烛光映照下，朵朵梅花格外耀眼。来拜
年的乡亲们都要凑上前观赏一番。有了这棵“梅花树”，我们家的年，显得格外红火热闹。

过了元宵节，“梅花”便成了我的美食。母亲把爆米花一颗颗摘下来，装进塑料袋里。
开学那天，我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地放进书包，一蹦一跳地上学去了。那一天，我终于可以
大饱口福，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爆米花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子越过越好。过年时，市场上有了各式各样的“塑料花”（也叫仿
真花）。每年腊月赶集，母亲就带着我去买花。花摊前，玫瑰、菊花、兰花、梅花琳琅满目，应
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母亲在摊前转一转，蹲下身子精心挑选几束梅花，满脸笑容地对我
说：“你看看，这梅花多漂亮，摆在家里多喜气。”

过年了，母亲把梅花插在花瓶里。那时家里已通电，母亲别出心裁地在梅花上绕上一
串装饰灯，通上电，小灯有节奏地闪烁，与梅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欣赏梅花的雅致，满满的幸福感。
如今，母亲已经九十岁，依然对花朵情有独钟。今年春节，母亲让我回家过年时，带回一盆

蝴蝶兰、一盆梅花。家乡通了暖气，鲜花摆在家里，再也不用担心冻着了。
母亲戴着老花镜，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怒放的鲜花，感慨地说：“现在的日子真好啊，过

年都能摆上真花了！蜡梅报春，今年又是一个红火年、丰收年！咱老百姓赶上好时代了，年
也过得越来越有味儿啦！”

从孩提时代到现在，母亲用花儿装点的年，点亮了我对春节最美好的回忆。

我的老家松坝街，是古时安康通往西
安驿道上的一个大栈口。因明清商贸重
镇的便利，这里聚集了南来北往的商贩与
四面八方的移民，但四时八节的礼数，仍
遵循着土著旧俗。越是外来户，越是坚定
地入乡随俗，由此形成了许多凝聚人心的
公序良俗。年礼这种大节气里的大讲究，
便是他们世代承袭的传统文化。

筹备年礼，是松坝人忙碌整个腊月的
系统工程。他们拿得出手的年礼，既要分
清送礼与酬礼两种用途，也要区别孝敬礼
与拜年礼两种类别。

所谓孝敬礼，是给长者、贵人尽孝心
用的，如同旧时上贡，需在大年三十之前
奉 上 ，且 不 需 对 方 回 礼 。 这 类 年 礼 的 主
件，一般为年猪、年馍、年豆腐，配件则是
粮油、鸡鸭、鱼虾或干鲜果品。

年猪做年礼时，须从自家养的年猪身
上按需取肉。猪头为“大”（“达”音），送与
父亲或岳父；若父母同住则送岳父母。项
圈肉比较松软，堪称肉中精品，要敬献给
家族或亲戚中辈分最高的长者。筋条肉
一般两根筋骨为一条“礼吊子”，可按筋骨
多少选送亲疏不同之人。前蹄子名曰“干
腿棒”，是送给杀猪匠或帮过工的工匠们
的谢礼。后腿若连带臀肉则为“后臀”，是
重礼，当赠贵人。

年馍不是普通蒸馍，须明确送给谁，
才知道怎么蒸。这活计通常由女当家操
持，因为这是给娘家的“吃食”。若送娘家

父母，则为一笼五格，每格不一；若送叔辈
或舅姨，可为一格荤包子；若送平辈，可为
一格素包子或杂面馒头。

年豆腐分水豆腐、干豆腐两种，这是
家 境 贫 寒 者 行 孝 心 的 一 种“ 水 礼 ”，含 有

“礼品薄了”的歉意。一个豆腐为十斤黄
豆磨制，连同滤布包好送人。干豆腐是水
豆腐熏制的豆腐块及血豆腐。无论水干
不干，都用滤布包裹，一为表示洁净，二为
表达请对方“包涵”的歉意。

送完年前的孝敬礼，便迎来新年伊始
的拜年礼。这类礼品多以自产的肉品、特
产、果品为主，配以油炸面食、卤制菜肴，
以此显示自家勤快、家境殷实。倘若自家
的不够，便从集市上买些糖果烟酒。因为
过年是居家吃喝的“吃货节”，年礼必是吃
食。至于穿戴用品和压岁钱，那是随手的
伴礼，无论贵贱都不作为正礼。这是松坝
年俗中十分严肃的规矩，你若在主家交代

“我给外婆买了件大衣”，那就不是行礼，
而是失礼。

更为严格的是礼数。一是礼品的样
数，讲究逢双不逢单。送给尊长必是四色
礼；平辈而年长者也是四色；一般亲友才
可用两色礼。二是礼品的份数，带领儿女
去拜年，凡已成家者应各持一份礼品，只
有未成家的才可与父母共奉一份，否则便
是礼数不足。

拜年礼还得讲究先后顺序。松坝人
共同遵守的时序是：初一拜本家，初二回

娘家，初三初四拜族亲，初五初六拜外亲，
初七之后拜远亲。

所谓酬礼，是指给拜年者的回礼。回
赠礼品，不讲尊长辈分，只看对方来礼的
礼数。长辈给晚辈回礼，只看来的是几色
礼，便用家常礼品回上几色即可。但平辈
之间，除了数量相等，价值也需相当，胡乱
充数是会得罪人的。因此，操持家务的人
一 进 腊 月 就 得 盘 算 清 楚 ：必 须 送 给 哪 些
人，可能会来哪些人。同时，对收到的礼
品如何调剂用作回礼，也应有明确安排。
酬礼是物品，回礼看时机。一般而言，客
人告辞时便当面馈赠回礼，不让其空手而
归。有的拜年者执意不收，其心意是让你
登门去回，这便是“拜接客年”，要请你到
他 家 去 玩 。 你 可 去 ，也 当 去 ，但 要 选 好
时机。

回老家过年，当遵守老家的规矩，得
按老家的年礼习俗拜年。

松坝年礼，看似烦琐，实则简单。有
了约定俗成的规程，便不会乱礼。从古至
今 ，他 们 传 承 的 是 礼 教 ，讲 究 的 是 规 矩 。
只要心中有礼，礼数到了，便是皆大欢喜。
年是大节，当行一年之中最高礼仪，以表
达对尊长的敬意，也显示自身的格局。有
此礼节，既汇报一年收获，也图来年诸事
顺遂。故而，拜年之礼，既是在铸造生命
的里程碑，也是在开拓人生的奋进路。

一缕腊香起，便知年关近。
大雪下了两天，今儿放晴。我起床推开窗，“吱”的一声轻响，一股腊味钻了进来。那是岁

月的沉香，温温的，裹着烟火气，慢悠悠地往肺里钻，像老街巷口的老朋友打招呼，不用大声，心
里就暖乎乎的。抬头望去，对面阳台上挂着几块腊肉，在金色的晨光里油光锃亮，那腊味便顺
着油光，跟着东风，飘进我家。闻着闻着，老家的灶台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了。

记不清当年是几岁，只记得大人们说“又是冬至了”，家家户户就忙开了。我家也不例
外，杀猪那天，院子里非常热闹。庖汤宴客，人散场空后，母亲搬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腌肉。
盐、花椒粉、八角粉，再倒点酱油和苞谷酒，拌匀了。母亲的手糙糙的，带着点柴火味儿，她抓
起一块块五花肉、后腿肉，撒上配好的调料，反复涂抹，双手揉捏，指节捏得发白，手背青筋暴
起，手上油星子亮晶晶的。腌够一天一夜，母亲就用棕叶子拧成棕绳，把肉一块一块串起来，
挂在灶台上方。柏树枝压在疙瘩火上，混着橘皮捂出缕缕青烟，慢悠悠地熏着。一天两天，
十天半个月，肉的颜色慢慢变深，从粉红变成枣红，最后变得棕褐油亮，香气四溢。

小时候盼年，多半是盼那口腊肉。那时觉得穿新衣倒是其次，腊肉咬在嘴里香在心里，
那才叫真解馋。腊月的夜冷得刺骨，灶台里火烧得正旺，屋里满是腊味混着柴火的暖香。我
坐在灶前烤火，看母亲把腊肉切了，放在饭上蒸。饭熟的时候，腊肉的油渗进了饭里，粒粒米
饭都油亮油亮的。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当第一口腊肉滑入舌尖，烫得整个舌头都在颤
抖，却舍不得松口。腊味在嘴里弥漫的瞬间，年味便如璀璨的烟花，在我心中绚烂绽放。

小时候过年，腊味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五花腊肉切片蒸熟，肥瘦相间，褐红透亮。夹
起一大片，咬上一大口，油顺着嘴角流下来，赶紧用手抹了，指尖都带着香；五香腊肠，越嚼越
有味，咽下去还留着余香。除了腊肉腊肠，还有肘子、排骨，蒸得酥烂，用筷子一戳就透，骨头
一抽就出来，腊香混着苞谷酒的醇，飘得满屋子都是。那时候哪懂什么“丰年留客”，只知道
每次有客人来，母亲都往桌上摆这些。客人吃得直夸，母亲的脸就笑成了一朵花。

如今每逢腊月，我总会陪着母亲逛老街的菜市场。摊位上，猪腿、猪排挂得满满当当，油
光锃亮；角落里，腊肉、腊肠堆成小山，香气扑鼻。母亲挑肉有法子，伸手捏捏猪腿，按按猪
排，再闻闻，嘴里念叨：“这个好，紧实有弹性，腌出来香；那个太肥，几个小家伙不爱吃。”她的
指尖划过肉的纹路，像是在跟老伙计唠家常。母亲挑好的肉，我拎在手里，沉甸甸的，满是
幸福。

拎回家就忙活开了。母亲腌制，我打下手，顺带熬一锅猪油。锅里添上少许井水，放进
洗净切块的猪板油，再丢几片生姜、一把花椒，小火慢慢熬。没过一会儿，锅里“咕噜咕噜”直
冒泡，板油慢慢变黄、鼓起来，不停地翻滚，油香一点点散发出来，弥漫在整个屋子。油渣变
得金黄时捞出来，脆生生的，我忍不住抓一把塞进嘴里，嚼得咯嘣响，香得直咂嘴。这些油渣
留着，包饺子，初一吃。母亲总说：“熬猪油就得用井水，比自来水香，这老法子，丢不得。”母
亲的手总带着岁月的温度，腌肉、熬油，每一步都不慌不忙。我就对着手机，从网上买些外地
腊味，黄鱼酥脆得掉渣，风干鸡越嚼越香。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味道，凑在餐桌上，给年夜饭
添了些新鲜花样。

大年三十大团圆。餐桌上摆得满桌满碗，炒的、蒸的、炸的、炖的，琳琅满目。可最抢手
的，还是母亲蒸的肘子和排骨。肘子蒸得酥烂，用筷子一夹就散，入口即化；排骨吸足了调料
的香味，啃起来，连骨头都想嗦一遍。转眼间，它们就被我们扫了个精光。这滋味，是家里独
有的，藏着母亲的心思。屋内幸福暖意裹着腊味香，窗外鞭炮噼里啪啦炸得震天响。新的一
年，就这么热热闹闹地来了。

腊味这东西，越陈越香，就像过日子。如今日子越过越好，吃过的好东西也不算少，可唯
独母亲做的腊味，怎么吃都吃不腻，怎么吃都吃不够。那味儿里，有调料的香，有烟火的暖，
更有母亲的味道。咬一口腊肉，腊香在嘴里散开，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灶台，想起腊月的烟
火，想起一家人围坐的幸福年。

腊味知年，年味就藏在这腊香里，藏在心底，一辈子都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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